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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

新认识的

朋 友 问 我 ：

你觉得自己运气

好吗？我略加思

索 ，回 答 ：不 是 很

好，是微利。人近中年，

我对自己这么多年的评

价确实是付出得多，得到的

少。像有些做生意的人，投入

许多，成天忙得团团转，结果只

落点养家糊口的小钱。

总算还有利，这是我可以自慰

的。比起那些努力而无结果、

奋斗而一败涂地的人，我

还是比较幸运的。从

学生时代起我就这

样 ，学 习 我 够 勤 奋

了 ，高 考 时 只 考 上

两年制大专——好

在 没 有 落 榜 ，比 起

那 些 落 榜 的 同 学 ，

我 没 有 什 么 遗 憾 。

工 作 了 ，我 十 分 敬

业 ，自 认 为 各 方 面

不 比 别 人 差 ，却 很

难得到赏识。好在

一技在身，总有派上

用场的机会。我仍

不时调整工作岗位，个人境遇总体

呈螺旋式上升趋势，这令我时常喟

叹苦心人、天不负。

我羡慕运气比我好的人，但我

不自怨自艾。有人平常不怎么看

书，出手的文章明显比我的好。我

大量地阅读，反复地练习，艰难地进

步，骨子里还是先天不足。怨谁

呢？谁也怨不得。人是有差异的，

我得承认这种差异。我相信勤能补

拙，人不能总是被动地接受先天赋

予的一切。等到必须给此生下结论

的那天，只要有勇气对自己说“我已

经努力了”，这就心满意足。

我从不轻易选择放弃。当我学

习不如人时，我仍在学；当我工作中

一次次遭遇不公平时，我仍恪守做

好自己该做的事这条底线；当我一

篇篇稿件投出去如泥牛入海时，我

仍坚持在写。如果我放弃，我将不

得不转向另一个努力目标，谁敢保

证那不会是我又一次放弃的对象？

我像蜗牛一样爬行，虽然慢，但我毕

竟在前进。兔子善跑，途中打了个

盹，它还是落在了乌龟后面。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

“谋”，是个人努力的程度，是汗水流

得多与少；这“天”，则是个人造化，

种种外界机遇。我相信这话。

元代王桢的《农书、农器、纩絮门》记载：

“当时弹棉用木棉弹弓，用竹制成，四尺左右

长，两头拿绳弦绷紧，用县弓来弹皮棉。”

弹花匠，是指弹制棉絮（也叫棉被）的民

间工匠，传统的弹花匠是用专用的弹弓先将

棉花的纤维弹开，使其松软均匀，然后铺成一

张张棉被，用专用工具压平。

弹花匠的主要的工具有张五尺多长的大

木弓，长短不一，一个弹花槌和一条牵纱篾。

北方弹花匠所用的弹弓大多是采用自然生长

并有一定弯曲度的树木制作，而南方弹花匠的

弹弓则就地取材，多采用当地盛产的竹片制

作，他们的弓弦都是采用牛筋制作的。

弹花匠在弹棉花时，通常需要两人搭档

合作，他们通常在院子里找块空地，用凳子支

上门板，搭个床即可以开工。他们在工作时，

常会在身上系一根腰带，在腰后用绳子绑上

一根木棍，木棍高出头顶两三尺，超出肩膀的

部分向前弯曲，用来悬挂弹弓。弹棉花工序主

要有弹花、轧花、上线，如果是旧絮翻新，还要

增加一个撕絮的工序。弹棉花时匠人们通常左

手持弹弓，右手持弹花槌，有规律地振动弓弦，再

用木槌有节奏地打击，弓弦忽上忽下，忽左忽右，

均匀地振动，棉絮一缕缕地被撕开，向四处飞

溅，又慢慢地落下，重新组合，形成新的棉絮。

弹花匠不仅能弹一手传统的丝线棉被，

更能创新地搞出无网棉棉被，也就是那种柔

棉棉被，即不用棉线的那种棉絮。这种古曲

新唱的弹棉技艺，制作出来的棉被轻巧、柔

和、暖身，且多年使用不发硬，成为人们争相

购买的床上用品。以前嫁女儿，娘家的嫁妆

通常是以几铺几盖来彰显婚礼的档次的。可

见弹花匠在过往的岁月里，扮演了何等重要

的角色。

新中国成立后才有弹花机，多是人推畜拉

又脏又累的劳动。上世纪 70年代有了用柴油

机为动力的大型弹花机，80年代后改用电力。

原始的弹弓就束之高阁了，节奏和效

率正在从生活“甩干”，再没有长弓发

出的独特弦响的魅力了。

弹花匠弹花匠：：弹来白道皆成朵弹来白道皆成朵 衣遍苍生是此花衣遍苍生是此花

当我们数钱时……当我们数钱时……
□□岑嵘岑嵘

人生百味人生百味
enshengbaiweienshengbaiweiRR

人生感悟
enshengganwuR

微利的人生
□张 正

小说《欧也妮·葛朗台》中，葛朗台

已经 82 岁了，他患了风瘫症，不得不

让女儿了解财产管理的秘密。他不能

走动，但坐在转椅里亲自指挥女儿把

一袋袋的钱秘密堆好。当女儿将储金

室的房门钥匙交还他时，他把它藏在

背心口袋里，不时用手抚摸着。

在葛朗台临死前，他要女儿把黄

金摆在桌面上，并用眼睛盯着说：“这

样 好 叫 我 心 里 暖 和 ！”神 甫 来 给 他 做

临终法事时，把一个镀金的十字架送

到他唇边亲吻。葛朗台见到金子，便

作 出 一 个 骇 人 的 姿 势 ，想 把 它 抓 到

手。这一下努力，便送了他的命。

和我们理解的不同，葛朗台看着黄

金所说的“这样好叫我心里暖和”，并

非守财奴专有，它可能存在大多数人

心中。

波兰心理学家托马兹·扎莱凯威兹

在华沙进行了一项实验，他让受试者

回答 10 个问题，以测试人们对死亡的

焦虑程度，不过这项研究的重点不是

人们对待死亡的态度，而是人们对钱

的依赖感。

托马兹在让实验者回答问题前，先

让他们做一件事：他让一半的实验者

数一沓钞票，而另一半的实验者则数

同样大小和厚度的纸张，这些纸张上

印着和钱上一样的数字。两组的任务

是一样的，算出总数。

实验的结果有点让人想不到，数

钱的人与数纸张的人相比，对死亡更

释 然 ，他 们 对 死 亡 的 恐 惧 减 少 了

20%。托马兹认为，总的来说，钱是一

种“存在性药物”，能够缓解存在性焦

虑 。 这 也 是 我 们 存 钱 的 原 因 ，他 说 ，

钱能缓解人们巨大的恐慌。

其 实 这 点 也 很 好 理 解 ，“ 手 中

有 粮 ，心 中 不 慌 ”，生 存 必 需 的 物 质

和 金 钱 让 我 们 得 到 安 全 感 。 金 钱

虽 然 不 能 让 我 们 摆 脱 死 亡 ，但 起 码

能 解 决 现 实 的 问 题 ，比 如 我 们 安 慰

重 病 的 亲 属 总 是 会 说 ：“ 钱 你 不 用

担 心 ，你 只 要 好 好 配 合 大 夫 。”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曾经报道过这

样一个实验：把测试者分为两组，分别

数同样数量的钞票和纸，之后让实验

者将手浸入一个装满冰块的水箱内 30
秒，以此来测试人们忍受疼痛的程度。

实验结果发现，数钱组能够耐受

疼 痛 的 时 间 是 数 纸 组 的 两 倍 。 这 说

明，数钱的过程有效降低了测试者对

疼痛的感受。

国际著名心理学刊物《心理科学》

曾刊登过这样一个研究：将 84 名大学

生分成两组，其中实验组被要求点数

80 张 大 面 额 纸 币 ，对 照 组 则 点 数 80
张白纸。数完之后，所有参与者再在

网 上 和 其 他 玩 家 进 行 一 个 接 球 传 球

的电脑游戏。这个游戏的设定是，在

经过 10 次传球之后，只有半数的参与

者能接到球。

研究者在对那些 10次传球后，再也

没能接到球的参与者进行心理焦虑及

其强度测试后发现，比起那些之前只数

过白纸的参与者，那些曾数过钱的人

的焦虑水平更低。不仅如此，数钱还

增加了他们的精神力量和满足感。

金钱可以缓解疼痛，包括生理疼

痛和社会排斥的疼痛，但另一方面，金

钱却会降低我们的幸福感。

心 理 学 家 给 人 们 一 系 列 的 情 境

去 想 象 ，比 如 观 赏 壮 观 的 瀑 布 ，然 后

测定人们的心理感受。他们发现，人

们 享 受 简 单 愉 悦 经 历 的 程 度 取 决 于

他 们 有 多 少 钱 ，那 些 收 入 越 高 ，有 大

量存款的人，比低收入的人从其中得

到的快乐要少。这又是为何呢？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布里

克 曼 提 出“ 经 历 延 伸 假 说 ”，这 一 理

论 是 指 如 果 一 个 人 去 了 米 其 林 星 级

餐 厅 ，品 尝 过 全 国 最 好 的 餐 点 ，那 么

他 在 当 地 的 小 餐 馆 里 随 手 点 一 份 餐

点 得 到 的 快 乐 就 要 小 得 多 。

同 样 道 理 ，有

钱 人 很 难

从日常或简单的愉悦中感到幸福。

比利时的心理学家又做了进一步

的 研 究 ，他 们 在 询 问 受 试 者 看

到瀑布或其 他 美 景 的 感 受 前 ，

让 受 试 者 先 看 看 钱 的 图

片 。 这 次 无 论 收 入 多 少 ，

受 试 者 的 表 现 趋 同 。 也

就 是 说 有 钱 或 者 一

想 到 钱 ，就 会 减 少

自 己 的 快 乐 ，更 准

确 地 说 ，它 会

减 少 我 们 简

单 的 愉 悦

度 。


